
核心观点

■我国经济从比重看，追赶型产业目前占比依然超
过80%，因此，在现阶段不能放弃后来者优势的法宝，应
该在用好后来者优势的同时，搞自主发明，两条腿走路。

■承认差距、用好差距是中国企业从大到强、迈向世
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基础。

■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很难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
总结于中国经验的经济学理论不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
也在为更多发展中国家贡献“中国智慧”。

后来者优势仍是中国经济最重要引擎
——本报记者专访经济学家林毅夫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孙 欣

我们现在还不能放弃后来者
优势这一法宝

记者：在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全球经济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链供应链加速
重构。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
节奏？

林毅夫：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
国，中国的发展当然要关注全世界的趋势，但是中国的发
展本身也对全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固然这些年有一
些杂音，如逆全球化、供应链的一些冲击，但全球化还是
每个国家最好的选项，因为全球化让每个国家可以按照
它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这是每个国家创造就业，提高增长率，促进发
展，增进人民幸福最好的方式。

近年来，供应链搬离中国、跟中国脱钩的声音固然不
少，但中国的贸易增长和出口增速仍然很快，可见只要我
们保持定力，按照经济的基本规律发展好，就可以给全世
界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同时我们发展好了，也可以给全
世界提供越来越多质量高、价格合适的产品跟服务。其
他国家经济要发展好，也必须按照这个原则，所以全球化
的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记者：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后来者优势是中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驱动力。如今，中国在很多的领域已经实现了
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后来者
优势是否仍然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林毅夫：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我们把中国的产业分成
五大类型。第一大类型是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的追赶
型，我们当然还有后来者优势；第二大类是领先型，已经
从过去的追赶跑到全球前面，比如海尔；第三类是过去有
比较优势，现在逐渐失掉比较优势的转进型产业，比如劳
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转进型一部分转到品牌、质量管理、
市场营销等环节，加工那一部分则转移到收入水平比较
低的内地或国外工资较低的国家；第四类是以新经济为
代表的换道超车型，这类产业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
入为主，我国由于具有人力资本优势和齐全的产业配套，
可以跟发达国家齐头并进；第五类是战略型，如核心芯
片、工业母机等，特点是研发周期长，需要大量资本投入，
我们虽不具有比较优势，但为了国家和经济安全，也要自
己搞研发。

目前，我国经济从比重看，还是追赶型产业比重最
高，85%的产业还是相对传统的产业。如果到法兰克福工
业展上看，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我们绝大多数产品在
价格、质量、技术上还有差距，仍然有后来者优势。所以，
我们不能放弃后来者优势的法宝，应该两条腿走路。如
果后来者优势全用光了，则代表我们平均劳动生产率水
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了，到那时候我们就要完全靠自己
发明新技术、新产品。

企业只有利用好差距，才能实现引领

记者：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CPTPP)被视为自加入WTO之后，中国推动更高水平
开放、推动国内的深层次改革的新机遇。新的国际商贸
规则更加强调开放和公平竞争，而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
国企是不是意味着新的挑战？这是不是也对我们如何发
挥“有为政府”作用提出了新的课题？

林毅夫：国有企业经常被说存在不公平竞争，但其实
需要分情况讨论。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国有企业分成三
类。第一类是它所在的行业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处于
竞争性行业，比如钢铁。我们有比较优势所以就不需要
补贴，我们国有企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符合比较优
势的竞争性行业。第二类是资本很密集、规模非常大的，
它有自然垄断属性，比如电力、电信。在我们国家，这些
企业属于国有，其他国家有国有也有民营。这类行业以
服务国内为主，并不参加国际竞争。第三类属于战略型，
资本很密集，研发周期特别长，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
其实也不符合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这类产业需
要保护补贴，比如美国和欧洲的国防产业都需要政府大
量的保护补贴。

现在有很多人讲中国国有企业受到保护补贴，是不
公平竞争，这是没有详细分析我们国有企业的情况以及

它的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要把
产业特性分析清楚，然后有理有据地对各种产业做出合
适的管理、规划。

我们欢迎开放跟公平竞争。因为在竞争性行业，我
们完全可以跟人家竞争；如果竞争不了，代表我们有后来
者优势，我们可以继续利用他们的产品和技术来促进我

国的发展。在自然垄断行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要监管，
在发达国家也是那样，当然也应该允许我们对其进行监
管。对国防安全产业，任何国家都采取给予保护补贴的
方式，当然也必须允许我们有保护补贴。

记者：大而不强仍然是很多中国企业的现状。想要

真正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您认为中国企业还需要在哪些
方面发力？

林毅夫：大而不强也是阶段性的。早期的时候，劳动
密集型加工业符合我们比较优势，可以发展得非常快，也
可以在国内国际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但它的技术属于
追赶，处于引进阶段，所以看起来不强。但等我们走到世
界的前沿，我们引领技术创新，引领产品发展的新方向，
那就会强。

当还在追赶阶段的时候，以任正非带领的华为为
例，世界的前沿技术它都会跟踪，提高自己的“备胎”能
力。但如果买比自己生产便宜，还是要买，成本越低企
业越有竞争力，才能更快积累资本，更快赶上发达国
家。当我们还有差距的时候，利用好差距，会给我们实
现世界领先打下基础。等到没有差距了，就要自己发
明了，那时也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和实力来进行自主研
发。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知道自己
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客观分析我们现在能够用的优势
是什么，把我们现在能够用的优势用好，给未来的优势
打下基础。

想成功追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必须有自己的理论

记者：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剧烈变革，中国等新兴经
济体在全球话语权的持续提升，是否也会带来经济学理
论的新变化？

林毅夫：经济学的发展一定会发生革命。从亚当·斯
密出版《国富论》，让经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
社会科学以来，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先是绝大多数在
英国，后是绝大多数在美国。之所以会有这种时空的相
对集中性，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因果逻辑
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且因果逻辑一般越简单越
好。所以理论的重要性不在于理论的逻辑，而在于解释
的现象的重要性。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就越重要，提
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就越重要。

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是1776年，当时工业革命已
经发生了，英国引领工业革命，是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
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所以那时世界
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
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美国的经济现象越来越重要，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
学家就越来越重要。如今，世界经济中心已经逐渐转移
到中国来，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就越来越重要。在解释中
国经济现象时，同样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会有越来越多
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新理论新思潮。

记者：理论是对现象的因果逻辑的推导，不同的现象
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因果逻辑，那经济学是否就此陷入“相
对主义”？

林毅夫：任何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我们
现在学的发达国家的理论都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
由于它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发达国家理论产生时的
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了一个暗含的前提，它不在理论模
型里，但它是实际存在的。理论是不是有解释力，决定于
它的前提是否合适、存在。如果前提变了，理论就会跟着
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理论实际上都不断在变，
随着社会经济变化，原来的理论的前提不再合适的时候，
就会被新的理论取代。所以，盛行的发达国家的理论并
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由于社会经
济条件不同，理论的前提条件可能不存在，就很有可能
出现“在淮南为橘，在淮北为枳”的现象。在中华民族
复兴的征程中，经济社会发展还会有很多挑战，要解决
这个挑战，就必须总结我们自己国家的成败经验，以及
当前现象的特质，提出新的理论，用这个理论再来指导
我们实践。

总结我们国家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非常重
要。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在基本上都还是用发达国家的
理论，可是前提条件不一样，所以这些理论很难真正帮
助发展中国家，从而让他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追赶上
发达国家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真正能追赶上发达国
家的发展中国家凤毛麟角。由于我们一路走来的条件跟
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所以总结于中国经验的经济
学理论不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
更大帮助。

林毅夫，任何熟悉经济领域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1979年，27岁的林毅夫横渡金门海峡从台湾游到大陆。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林毅夫师从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研究农业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即获高度评价，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在中国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林毅夫如鱼得水。早在1994年，林毅夫就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型理论，开始迈出理论创新的第一步。后来者优势、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都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知名观点。2008年至2012年，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进
一步得到完善。2012年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思考。

在林毅夫看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后来者优势，它们可以从高收入国家获取或模仿相关技术和产业，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实
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实现更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从而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较快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收入
增长，以此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而赶超发达国家。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并用，形成了市场和国家功能的有机融合、互补，二者相得益彰。发展中国家
若要使其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除了发挥要素生产成本的优势外，还必须要存在能够准确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有效市场”，以及使制度环境和基础设
施能够随着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产业的升级进行相应完善的“有为政府”。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以中国经验作为主要的理论素材，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经济学“中国学派”的破冰之作。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林毅夫是最接近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学者。

近日，林毅夫受邀参加“青岛品牌日”中国品牌卓著发展论坛，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围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格局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国申请
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过程中的国企改革、中国企业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需要补齐的短板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 傅学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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